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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烟台人物

“不就是一口饭嘛”，好心人刘冯堂给自己找来“额外负担”

17年接济了100多名流浪者
文/本报记者 鞠平 片/本报记者 刘新 通讯员 孙长青

记者：你现在收留和接
济这些流浪人，有经济压力
吗？

刘冯堂：有，压力挺大，
再多两个我就吃不消了。

记者：那你还收吗？
刘冯堂：再碰上，还要

收留。
记者：为什么呢？
刘冯堂：你不能让他们

死了啊！
记者：有没有想过找救

助站帮忙？
刘冯堂：我不知道，不

懂这个。
记者：那钱的问题怎么

解决？
刘冯堂：吃的可以差

点，我再多找点活干，让他
们也都干活，大家都有口饭
吃就行。

记者：您现在已经年近
半百了，不存点钱也不要儿
子的钱，老了怎么办？

刘冯堂：我能动弹就能
干活，等八九十岁就回老家，
弄个池塘养群鸭子，人怎样
都是活，心里痛快就行。

“再碰上，

还要收留”
19日中午12点，在烟台市四德

街一处居民楼的地下小棚里，“一
家人”正在吃面条，时而谈笑几句。
这大白天还要点着电灯、地上满是
渗进的污水、每个屋不超过10平米
的四五个小棚，就是刘冯堂和他的
“流浪者之家”。

刘冯堂给记者介绍了饭桌上
的人，年轻点的一个叫小王，年纪
大的是老彭，而小男孩是自己的
长孙刘宇。他还告诉记者，因为家
里人多下班时间不一致，妻子和
儿子儿媳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吃
饭。

记者看到，小王坐在餐桌的
一角，捧着一大碗面条吃。刘冯堂
告诉记者，别看那么大的碗，他一

顿能吃两碗，要是饺子两碗还不
够呢。1995年，因脑部疾病被遗弃
的小王在南大街天桥上哭泣，被
刘冯堂的妻子发现后带回了家，
刘家人只知道他姓王，其他一概
不知。刘冯堂收留小王后，小王每
天跟着刘冯堂扫街，在垃圾箱里
捡废品。

年近古稀的老彭是来刘家最
晚的一个“外人”，与刘冯堂是老
乡，因无儿无女，年纪大了只好在
镇里乞讨，曾经在集市上饿晕过
去。2004年，刘冯堂回乡将老彭带
了回来，每天帮他打扫一下卫生，
顺带捡点废品。老彭告诉记者，在
这可好了，有人管他，他在老家都
没有饭吃，差点饿死。

■没有血缘一样是家人

■有的流浪者已呆了15年

刘冯堂今年49岁，中等个头，
人很黑瘦，不过非常爱笑。1987年，
育有三儿一女的他因为老家不挣
钱，跑来烟台打工，后来跟老婆一
起干了打扫卫生的活，一边干活一
边拣点废品卖，有空的时候还可以
干点零活。

1993年左右，刘冯堂在大润发
附近看到了一个走失的十六七岁
的年轻人正在哭，一开始他就是给
送点馒头，3天后，刘冯堂看那个孩

子实在可怜，想着自己老家的四个
孩子跟着姥姥，一旦自己跟媳妇出
点事，自己的孩子也可能这样，“不
就是一口饭嘛”，想到这里，刘冯堂
将这个年轻人带回了家。

捡回第一个流浪人后，刘冯堂
对流浪人就上了心，只要碰上了，
他都会将他们带回家，给他们做顿
饭吃，有家的劝他们回家，没家身
体好的，他就帮忙介绍个工作，实
在身体不好，又没地方去的，刘冯

■一天光买馒头得10块钱

刘冯堂夫妻两人是社区雇的保
洁员，两人的月工资一共1580元，后
来收留了小王、老彭等人，以及接济
其他的流浪人，经济压力非常大，无
奈之下，刘冯堂带着小王打扫原来
的片区，而他妻子则另外找一份工
作，每月工资800元，好在刚工作的
女儿每月上交1000元的工资。

每个月这3000多元钱，除去800
元的房租，只能够吃饭的。刘冯堂告
诉记者，除了小王、老彭、老杨，还有
三个孙子，两个儿子儿媳也在他这
里吃饭，再加上他们夫妻俩，如果还
有来吃饭的流浪者，一天光买馒头
就要10块钱，每个月吃饭就吃光了

他们的工资。有时候小王还很不听
话，你要是命令他，他还不愿意干，
你得好言好语哄着。小王脑子不好，
有时候邻居开个玩笑，可能就火了，
刘冯堂要经常陪在他身边。

刘冯堂说，“我要让他们跟着干
活儿，多赚两个钱；干点活儿，他们
就不乱想，能养活自己，也不会干坏
事，有活儿干人容易安定。”

刘冯堂的三个儿子成家立业，
女儿也上班了，他现在几乎没有了
负担，可是刘冯堂却给自己找来了
负担。他说，他觉得挺值，人活着就
那么回事，多吃点儿少吃点儿一样。
（相关图片报道详见C04版）

刘冯堂是一名普通的保洁员，老两口的工资不过千把块。从1993
年他接济收留第一个流浪人员开始，到现在已先后资助了100多个流
浪人员，有4人先后成为了他家的一员，最长的一个已住了15年。

“一家人”正在吃饭。

堂就让他们跟着自己干。老彭、小王
还有19日不在家的老杨，就是这样
来到了刘冯堂家中。他已经先后资

助了100多个流浪者，有四人还先后
成为了他家的一员，最长的一个已
经住了15年。

格老刘说


